
秦声贯古今，秦韵润山河。这门镌刻着

西北风骨 、承载华夏文脉的古老艺术，

便 是 秦腔。它自黄土高坡的沟壑间走来，

历经岁月淬炼愈发醇厚，靠一代代传人坚守

而薪火不灭。秦腔名家如星河璀璨，马友仙

便是其中耀眼的一颗。耄耋之年，谈及秦腔

她仍眼含热泪：“秦腔是我的信仰，为秦腔传承，

我愿意干一辈子。”一句话，道尽其七十余载的

赤诚与坚守。

从七岁失去父亲的苦孩子，到秦腔“马派”

创始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从雪地里练嗓的

剧团小童，到登上国家大剧院献艺的艺术大家；

从唱戏为家分忧，到桃李满天下、薪火相传——

她以一生为笔，以匠心为墨，以风骨为魂，

将毕生倾注于秦腔，在秦腔传承长卷上留下

浓墨重彩的一笔，让这门古老艺术在时代

浪潮中根脉永续、焕发新生。

寒微少年路，一曲定终身，
秦腔是生路更是初心

1944 年，马友仙出生在陕西咸阳这片

浸润着秦韵的土地上。七岁时，父亲骤然离世，

母亲独自支撑起有四个孩子的家，日子清贫

窘迫。彼时的她，看着母亲日夜操劳，心底

早早埋下为家分忧的种子。

1952年，咸阳大众剧团到学校招收学员，

管吃管住还能挣工钱，这成了这个困顿家庭的

微光。凭着清亮婉转的嗓音演唱《秋收歌》，

惊艳考官，最终，她成为剧团60多名学员中

最年幼的一员，也握住了那束改变一生的光。

初入剧团，等待她的是常人难以承受的

磨砺。没有像样的练功房，露天地便是练功场，

天不亮她就站在寒风中练嗓、压腿、下腰，

寒来暑往从未停歇。寒冬腊月，雪花落在脸上

如冰碴刺痛，她依旧坚持喊嗓；嗓子哑了

就喝温井水润喉，腿练肿了就用烧热的土坷垃

敷一敷，一天四趟功雷打不动。

下乡演出的日子，三十里、五十里路程

全靠步行，老师边走边为她讲戏抠细节。

夜晚演完戏还要连夜赶路，疲惫时便攥着

老师的衣角前行；住庙台、睡马厩是常态，麦草

铺地便是床铺，四五人挤在大通铺，也正因为

有彼此的陪伴，少了几分艰辛，多了几分

暖意。学艺之路虽艰难，但她从未有过一丝

放弃的念头，她在心底默默告诉自己：“这是

能让家里活下去的路，也是我喜欢的路，

再苦再累，都要扛下去。”

十岁时，她首次挑大梁主演《柜中缘》中的

许翠莲。因个子瘦小，前台师傅每次都会

托举她坐上舞台的柜子，这份温暖与观众的

鼓励，让她愈发自信。她以清亮唱腔、灵动

身段赢得满堂喝彩。那一刻，她终于懂得，

秦腔于她，早已不只是谋生之路，更是刻进

骨子里的热爱、支撑她走过艰辛的力量。

这场演出，也让“马友仙”这个名字在咸阳街巷

生根发芽，被更多人熟知喜爱，正式开启了

她与秦腔相伴一生的旅程。

匠心磨艺骨，守正亦创新，
让秦腔唱出灵魂的温度

“戏要唱到骨子里、唱进观众心里，不是

光有嗓子就行，得懂人物、有灵魂。”这是马友仙

从艺七十余载的不变信条。1960年，她带着

《断桥》奔赴陕西省戏曲青年演员会演大会，

与全省九百多名青年戏曲尖子演员同台

竞技。她一袭素白长衫从容登台，一句“与天兵

打一仗气冲牛斗”先声夺人，四十分钟的演绎

字字含情，会刊盛赞“马友仙一出《断桥》震惊

四座”，她也斩获青年演员优秀奖。

同年，中国唱片社将她的《断桥》灌制成唱片

推向全国，16岁进入全国唱片市场在当时是非常

罕见的。也是这一年，她在西安丈八沟参加接待

陈毅副总理的专场演出，省委书记张德生亲自

审定节目，指定她演唱《文姬归汉》一折，老一辈

革命家的鼓励，更坚定了她传承秦腔的决心。

马友仙不困于经典、不怯于创新，主动

向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请教科学发声方法，

将歌剧的呼吸、共鸣之道融入秦腔演唱，

既保留西北苍劲高亢的底色，又增添细腻

甜润的质感，最终形成“至刚至柔”、独树

一帜，“风行水面，自然成纹”的马派唱腔。

为演好《洪湖赤卫队》中的韩英，她反复

研读剧本，将革命赤诚与为民情怀融入

唱腔，其中《看天下劳苦大众都解放》唱段

不仅深受戏迷喜爱，亦被许多音乐专家誉为

“秦腔咏叹调”，后又被中央音乐学院选作

民族声乐教材；她演《谢瑶环》时，便沉心

走进这个古代才女的世界，将其刚正不阿的

气节、为民请命的赤诚，演绎得入木三分，

让谢瑶环这个经典形象，在秦腔舞台上定格成

不朽的符号，被一代又一代戏迷铭记。

马友仙谦逊地表示，自己的成就离不开

马健翎、李正敏、史雷、马生采、韩盛岫、李文宇等

恩师的教导，离不开大师级作曲家屠冶九、

郭石富等先生的提点与指导，也离不开肖炳、

赵季平、杨天基、杨满元等著名作曲家、

演奏家的激励与启发。她的《断桥》《窦娥冤》等

经典唱段，被多家音像公司灌制为唱片、

磁带，种类达四十余种，让秦腔跨越山川

湖海、走进千家万户。这一切荣光，皆源于

她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深耕。

丹心传薪火，匠韵润秦腔，
让秦腔之韵代代相传

2024年，作为秦腔艺术界代表，马友仙

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她深知

这份荣光，从来不是对个人的褒奖，而是

党和国家对秦腔艺术的重视，更是对全体

秦腔工作者的鼓舞与期许。

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传统戏曲保护

传承，2006 年，秦腔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

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6年初，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财政部、文化

和旅游部、中国文联五部委联合印发《戏剧

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2028年）》，陕西省

在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亦明确提出“推动

秦腔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以实际

部署为秦腔传承保驾护航。

作为秦腔“马派”创始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秦腔代表性传承人，马友仙始终以

“传薪火、续文脉”为己任。2004年退休后，

她放弃安享晚年的机会，全身心投入秦腔传承，

收徒不分出身、不看资历，只甄选真正热爱秦腔的人

悉心培育。宝鸡籍弟子蔡卫利风雨无阻前来

学艺，马友仙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在她的

悉心培育下，蔡卫利成为秦腔传承的中坚力量。

谈及秦腔传承之道，马友仙坦言，秦腔

传承根基在于口传心授、亲传身教、悉心帮带。

既要向弟子传授表演方法、艺术理念与人物

塑造技巧，更要摒弃空谈、以身示范、亲口教唱，

以手把手的悉心指导，将秦腔真功夫、真精髓

毫无保留地传递下去。譬如教唱腔，她贴近

耳畔示范气息把控，逐字校准声调、点拨换气

节点，就连拖腔起伏、咬字轻重都反复纠正；

教授《断桥》白素贞唱段时，便反复示范“哭腔”

发力，叮嘱弟子“腔里要藏着委屈与深情，

莫只追求高音”。教身段时，她不顾年事已高

亲自比划，纠正台步、水袖细节，就连手势角度、

眼神流转都要求贴合人物心境，陪弟子对着

镜子反复打磨。她常叮嘱弟子“动作跟着

人物走，情感跟着剧情走”，更强调“先做人，

后做艺”，这句箴言既是她的毕生坚守，也成为

所有弟子的座右铭。

如今，马友仙早已桃李满天下、薪火

遍四方。在她的言传身教与艺术感召下，不仅

家族人才辈出，门下弟子更是遍布秦腔界

各领域。女婿王新仓被誉为“三秦俊小生”，

是第23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外甥女安娜

承其教诲，曾斩获陕西省折子戏大赛优秀

表演奖。她的四十余位弟子中，既有甘肃省

天水市西秦腔研究院院长、第28届中国戏剧

梅花奖得主袁丫丫；也有深耕马派艺术的核心

传人张丽霞、马丽、朱曼、刘红梅、梁亚萍等；

还有蔡卫利、王凡等弟子走出国门，以清亮

婉转的秦腔青衣唱腔惊艳英伦、圈粉海外，

让这门镌刻着西北风骨、流淌着华夏文脉的

古老艺术，跨越山海、惊艳世界，在国际舞台上

绽放出独有的东方魅力；更有众多深受其艺术

感召，深耕秦腔艺术的入室弟子，曹佳便是其中的

优秀代表，他曾荣获全国青年戏曲演员优秀

表演奖、全国百戏展演最佳表演奖，入选国家

艺术基金秦腔表演人才，还曾作为央视戏曲

春晚特邀演员登台献艺，在群众秦腔的传承

和传播中作出积极贡献，极具影响力。

马友仙的秦腔传承，不止于师门薪火，

更是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倾囊相授、悉心

指导每一位热爱秦腔、深耕秦腔的从业者。

新疆的和妮娜便在其列——虽非她的亲传

弟子，马友仙仍亲力亲为，为其悉心排演

秦腔经典《谢瑶环》。马友仙以匠心传技艺，

以大爱育新人，用实际行动践行非遗传承的

使命，彰显出一代秦腔大家的格局与情怀，

让秦腔薪火在更广阔的天地间温暖延续。

时代东风劲吹，文化振兴正当时。这位躬耕

秦腔七十余载、斩获无数荣誉的耄耋老人，目光里

始终燃着不灭的热忱。她说：“秦腔是我的信仰，

为秦腔传承，我愿意干一辈子。”她也殷切期盼，

能有更多老中青传承人携手接力，肩负起承上

启下的重任，让秦腔秦韵跨越山海，在一代代人的

坚守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属于马友仙的秦腔传承故事仍在继续，

一代秦腔人薪火相传的征程从未停歇。以党和

国家的关怀为支撑、以马友仙等先辈为标杆，

秦腔人正怀揣着热爱、勇毅前行，将西北风骨

铸入唱腔、把华夏文脉融入表演，让这门古老

艺术在守正创新中焕发新生、绽放芳华，以铿锵

秦韵、赤诚初心，书写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生生不息、薪火永续的壮丽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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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突出政协特色，发掘政协文化文史

资源，本报对《记忆》版面进行改版，开设

《文化》《岁月》两个专版，轮替出刊。

《文化》专版，以弘扬民族文化、探寻

时代生活、折射文化价值、彰显人文关怀为

宗旨，开设《悦读书吧》《似水流年》《往事

如 烟》《美 文 小 札》《佳 作 欣 赏》《光 影

瞬间》等栏目，刊发读书、随笔、散文、书法、

绘画、摄影等佳作。

《岁月》专版，以传承红色基因、弘扬

民 族 精 神 为 宗 旨 ，展 现 我 省各 级 政 协

文 史工作成果，开设《红 色 记 忆》《三 秦

史 话》《史海钩沉》《人文风物》等栏目，凸显

地域特色，讲求事实准确、故事性强。

以上稿件均要求原创，欢迎各级政协

委员、政协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踊跃投稿，优稿

优酬。

投稿邮箱：

gejiedb2002@126.com

联系电话：029-63903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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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州人过春节，爱演皮影戏，因为

这里是陕西东府的“戏窝子”，关中平原

东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华州自古

民风淳厚，物产丰盈，号称“东出长安第一州”，

中国皮影发祥地。2800年前这里诞生了

古郑国，民间好歌舞，发展成为陕西戏曲

艺术重镇，史载唐玄宗创办梨园，专设

“弄影戏班”，“击碗拨弦者皆自华州”，

为皮影成戏的最早文字记录。影戏在华州

民间传唱，千百年来经久不衰。

华州皮影源于汉，成于唐，传于宋元，

盛于明清，演唱制作水平出类拔萃，为中外

皮影的翘楚。《汉书·外戚传》记载：汉武帝

“招李妃魂”，臣子李少翁将华州皮影带入

宫廷，演示李夫人“姗姗来迟”“若隐若现”

“倾城倾国”之美貌，记载下皮影起源。

在发展借鉴中，华州皮影融合其他艺术

门类所长，完善自我，并启迪了多种艺术

诞生，被誉为“中华戏曲之父”“世界电影

之祖”，2006年被列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2011年被评为

世界文化遗产；2008年华州被国家授予皮影生产示范基地；

2017年12月“华州皮影”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2020年

在法国成功注册为世界著名商标。

华州皮影呈现出四大艺术特征，即造型优美多姿，雕刻

细腻精湛，染彩绚丽厚重，唱腔动听委婉。尤其是影人制作，

要选上好的黄牛皮，经泡、刮、磨、刻、染、熨、缀等 20 余道

工序，纯手工完成。“推皮走刀”为华州皮影雕刻一绝，定刀

转皮，刀口圆润，线条流畅。人物造型弯眉线眼，夸张巧变，

生旦阳刻镂空，净丑阴刻晦暗。服饰多为梅、兰、竹、菊花纹，

搭配卍字、雪花、鱼鳞、松针等图案。文臣江崖海水，武将铠甲

靠背，帝王龙袍冠冕，皇亲团花富贵。染色红绿对比强烈

自然，多次烘涂发汗后定型，不褪色不起皱，千年影子至今

鲜活如初。

华州皮影班社由五人组成，演唱也叫“五人忙”，近20种

乐器全包。“前声”负责剧中各角色唱腔、道白，兼司月琴、

扁鼓；“签手”操作影人景片，最多双手同操12个影人表演，

还兼执帮腔、灯光特技；“上档”主司二弦，兼马号、大小钗、

帮白；“下档”司板胡，兼择签、勾锣；“后槽”司铜碗铃、梆子、

杂务等，大家配合默契，紧张有序，一个班社能演唱150多部

本戏。皮影戏在改良中创新，形成了“隔帐陈述千古事，灯下

挥舞鼓乐声；三尺戏台十指动，一口唤来百万兵；一张牛皮

显喜怒，半边人脸辨奸忠”的民间综合艺术形式。

华州皮影唱腔分两派：碗碗和老腔。碗碗腔音乐源于

西周末华州地界古郑民歌“郑声”，皮影戏诞生为其配音，

靡靡之声生动婉转，丝竹风韵一唱三叹，古历史剧《金琬钗·

借水》是其突出代表，现代剧《红色娘子军·常青指路》最为

经典。碗碗腔特点是用铜碗铃打节奏，清脆悦耳细疏，

有轻音乐旋律特点，当时传入宫廷，受到上流社会喜爱，至今

仍传唱在城镇乡野山塬。老腔肇始于黄渭洛三河滩地带，

古人背船拉纤、田间休息，敲船舷、打工具、喊号子，一人唱众人和，

给影人配音形成“满台吼”，古影戏经典《将令》《下河东》，

现代《白鹿原》唱段最为精彩。全剧用打击乐鼓、锣、梆子、

铜铃伴奏，敲桌椅板凳打节奏，唱腔声调苍凉震撼，最能体现

秦人秦风，号称“陕西古代摇滚乐”。当地人都能哼两句，

尤其老腔皮影唱到“拉坡调”时，观众也会跟着帮腔，台上

台下一起吼，气势磅礴，自娱自乐撼天动地。

如今过春节，虽然娱乐形式多样，但当地出于非遗保护，

有识之士出资赞助，社会各界提倡鼓励演唱皮影，在华州的

城镇、山塬、公共娱乐场所总是有几台皮影演出，从初一到十五，

皮影戏台上锣鼓喧天，影人闪现，唱腔时起时伏；台下人头

攒动，关键时口哨、喝彩、欢呼声此起彼伏，响彻一片；演场

四周灯火通明，百货摊琳琅满目，小吃摊热气腾腾，水果摊

绿黄红紫，干杂果小车穿梭游击，瓜籽、葵花籽、核桃、柿饼、

糖葫芦的叫卖声忽起忽伏，喧嚣的市声更是一浪高过一浪，

春夜演皮影，比大白天上集赶会还热闹。

华州皮影现已成为当地一大产业名片，皮影制作号称

四大公司八小作坊，常年从业千人，农闲时3000人以上，代表性

企业有宏权影艺、天禧、百平等公司，生产的皮影品种全、

质量高，艺术特色突出，远销海内外，被文化学研机构和个人

收藏，全区年产值过亿元；演唱有 6 个传统班社外，薛宏权

创办创新皮影团，适应现代社会艺术欣赏特征，让皮影人

“喜儿”跳芭蕾舞、影人“迈克尔·杰克逊”跳街舞等等，征服了

年轻观众。华州传统和创新皮影戏演出，多次被电视台采访

拍摄，常参加国家乃至世界性大型艺术活动展演，出访过

3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受国内外观众好评。

东三路是西安市解放路东侧一条东西

向街道，西起解放路，东至顺城东巷，全长

740 米。1928 年，西安市政府将原“满城”

区域划为新市区，启动拓荒开发。是年秋，

尚仁路（即今解放路）率先动工，以泥拌碎石

铺设路面；与之相交的东、西一至八路，则以

“崇”字起头，依次以“孝、悌、忠、信、礼、义、

廉、耻”命名，东三路当时便称“崇忠路”。

民国十八年（1929年），关中遭遇大旱，

庄稼颗粒无收，饿殍遍野。《大公报》呼吁

社会筹款救灾，朱庆澜携善款入陕，于民国

二十一年（1932年）在崇忠路东段创办西安

灾童教养院。又在教养院南侧，自东向西并排

修了两条南北小巷，每巷各建十二座规格

一致的院落，分别命名为平民一所、平民二所，

安置了近二百户灾民。用如今的话说，便是

最早的“廉租房”。

1938年6月9日，蒋介石政府为阻日军

西进，下令扒开郑州北郊的黄河花园口，

以水代兵。此举导致黄河决堤改道，淹没

耕地1200余万亩，形成广袤黄泛区，1200万人

受灾，390万人流离失所。

从这年夏季开始，大批灾民沿陇海线

西逃至陕西。随着难民持续涌入，东三路

两侧被陆续搭建的简易棚户填满，从稀疏到

密集，从宽敞到狭窄，密密匝匝连成一片。

原本开阔的操场，也被滚滚难民流挤成了

一条窄巷——崇忠路成了名副其实的难民营。

据老人们回忆，在崇忠路到东三路的

25年间，有两场葬礼令街坊们终身难忘。

1941年1月13日，朱庆澜先生因积劳成疾，

在西安灾童教养院病逝。吊唁期间，社会各界

每天数千人前来凭吊，花篮、花圈沿街摆放

数百米。许多曾受其恩惠的难民长跪灵前，

泣不成声，以此感念这位刚正清廉的慈善大家；

教养院数十名灾童戴孝帽、着孝服，日夜

不 间断守灵，场面令人动容。因崇忠路

与教养院场地有限，1月24日，朱庆澜先生

灵柩移往南郊大兴善寺时，西安军政首脑、

各界人士及自发前来送别的民众达一万余人，

护送队伍绵延数里。教养院学员身着童子军

军装送行，沿途店铺、机关、单位民众皆在

道边致祭，附近百姓纷纷加入送葬队伍，

整个场景悲壮肃穆。

1964年12月13日，爱国民主人士、西安

孤儿教养院院长张子宜在东三路家中无疾

而终，享年84岁。张家位于东三路中段路南，

灵柩暂设家中。吊唁期间，社会各界纷纷

前来，尤其是经孤儿院培养成才、走上工作

岗位的数十名孤儿，以孝子身份依习俗行孝，

情真意切。张子宜曾孙张和平在《陕西辛亥

革命后裔口述史》中“著名慈善事业者——

张子宜”一文中说：“……在出殡的当天上午，

东三路马路两边很早就有许多人，身穿

白衣，含泪前来送行。张子宜的灵柩由50、

60 多岁老孤儿抬上汽车，当汽车缓缓驶出

东三路时，马路两边有许多人鞠躬下跪，有的

还磕头，送行张子宜，家属颇为感动。”时任

西安市市长及政府班子亲往吊唁，人民政府

在三兆公墓为其举行公祭，将其公葬于特干区。

1977年3月，经西安市政府同意，张子宜家属

将其遗骨迁葬故里兴平市南韩村。

两位慈善家也为“一街两家孤儿院，大善

济世爱无疆”的民间评价，写下了温情注脚。

说到张子宜，不得不提民生市场。1946年，

慈善家张子宜为解决西安崇悌路布匹商交易

场所混乱的问题，同时为孤儿院筹措教养费用，

向时任西安市长张丹柏提出创办新市场的

设想。同年，民生市场在西安城内建成，占地

约28.993亩，实际收纳摊贩695户，主要经营

小百货、小五金、针织服装等。张子宜将市场

取名“民生”，既有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呼应，

也有便于民众买卖生活的含义。

民生市场西起尚仁路，东至尚俭路，

南起崇悌路，北至崇忠路。崇悌路（东二路）

设西南、东南二门，崇忠路设西北、东北

二门，四门为青砖砌筑，装有厚重木门，晚上

可关闭。

1949年，市政府出台相关政策，为确保

民生市场有秩序经营，小商贩变为坐地经商。

1953年，摊贩由320户发展到1000多户，市场

以货好货全驰名西北以及山西、河南等地。

1955 年，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

主义改造，1956年“民生市场百货合作商店”

正式成立，完成了从个体经商到社会主义

集体经营的转变。1959 年，经政府投资，

一座崭新的三层大楼建成，西安市民生百货

商店正式成立。上世纪九十年代，民生百货

大楼迎来鼎盛时期，1990年，年销售额超过

1.1亿元，被誉为“西北第一楼”。

东三路上有两所学校：东三路小学和东三路

中学（后更名为西安市第四十三中学）。尤其是

东三路小学（俗称“三小”），上世纪五十年代初，

还承担了社会扫盲任务。我家从母亲参加

扫盲班，到大姐至小弟上学，一家七人都在

这所学校接受过基础教育。姐姐们上学时，

教室还是当年灾童教养院的老房子；到我

入学时，学校已新建了前楼三层、后楼二层，

中间两排旧房拆除后辟为操场，西侧一墙

之隔便是西安市第四十三中学。

西安市第四十三中学创建于 1957 年，

是区属公办全日制完全中学，也是西安成立

较晚的中学。因建校时间晚，又恰逢政治

运动，许多被认为“有问题”的老师被分配

至此。谁知这些老师个个身怀绝技，硬是

把一所普通中学办得风生水起，在当时的

西安声名鹊起。学校校舍仍沿用灾童教养院

旧舍，只是拆除了临东三路的平房后，建起

一栋四层高的教学楼，校门改至东四路；

东三路操场巷对面曾开了两扇小门，以方便

附近学生就近上下学。

1970年前的东三路光秃秃的，路边几乎

没种树，一眼就能望到头，只有四个路边

水站。操场巷对面的人行道上零散长着几棵

洋槐树，枝粗叶茂，到了暮春，槐花盛开，满街

飘香。那年冬季，东三路两侧开始大规模

挖坑，直径1米、深1米多，整条街道像布满了

战壕，一场植树运动就此展开。如今，这批

国槐已有 50 多年树龄，两侧树冠早已枝叶

相交，亲密无间，每到夏季都是浓荫蔽日。

1980年前，整条东三路上只有尚勤路东侧

一家国营代销店，经营副食糕点，是街坊们

打油、买酱油醋和食盐的地方。我小时候，

就常被家里人派去打酱油。又过了几年，西安市

第四十三中学在原后门东边开了个小门，

用院里的几间平房搞起第三产业——招待所，

可惜好景不长便匆匆关了门。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东三路才开始

显露出明显变化。路边建筑材料陆续堆积，

街道与小巷里，一座座二层平顶房如雨后

春笋般冒出。当时整条街道，除了东三路

小学、民生百货大楼以及陕西省五金交化公司

家属院是楼房外，其余多是一二层不等的平房。

住在小巷平房的居民吃水、倒污水全靠挑担，

因此人人练就了挑水的本事。

时至今日，东三路上有名有姓的八条巷子

已拆去七条，只剩新中东巷孤零零地保留了

下来。老民谣唱道：“东三路，穷窝窝，灾童

孤儿难民所，叫花子不去，啥都要不着……”

从崇忠路到东三路，这条不足800米的

小街巷，用近百年光阴见证了时代的更迭。

看区域变迁：西段的民生大楼、民乐园万达

广场时尚现代；中段的居民小区尽显安居

乐业的幸福图景；东段的别墅区正悄然改变着

区域风貌。只是不知为何，儿时的东三路

虽然贫瘠，但那些带着烟火气的点滴却总是

留存在记忆里。百年老街的故事，在岁月里

回味悠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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